
母爱的传承是生命中最深的托举
□张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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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轻一吹
泥土便睁开了眼睛
那些藏了一冬的种子
悄悄拱破土层，勇敢发芽

这是春天的苗
嫩生生、怯生生
带着最初的柔软与倔强
在田野里，一点点舒展生命

我走在熟悉的田埂上
脚步轻缓，生怕惊扰这新生
指尖拂过嫩绿的芽尖
像触碰自己心底最真的梦

每一株春苗
都连着日子，牵着深情
不只是春耕的忙碌
更是对土地、对生活
最朴素的热爱与忠诚

我们把汗水洒进泥土
把期盼埋进田垄
看春苗迎着阳光慢慢生长
心，也跟着一寸寸温暖、明亮

春苗在土里扎根
我们在人间守望
平凡的坚守，无声的付出
只为这一片青绿
长成岁月里最动人的风景！

幸福从来都无需等待

不必等星光落满窗台
不必等晚风捎来告白
幸福从不是远方的海
不是未拆封的未来

它是晨光吻过的裙摆
是热茶氤氲的纯白
是心跳撞碎的尘埃
是此刻眼里的光彩

别等岁月褶皱了期待
别等温柔搁浅在站台
幸福从不用时钟安排
不用等谁把答案揭开

它在掌心的温度里盛开
在呼吸的节奏里徘徊
在每一个未被辜负的现在
是你伸手就能握住的爱

人到半生，才慢慢读懂
人生不过三万余朝夕
从年少的一腔滚烫，事事不肯让步
到岁月磨平棱角，学会收敛力气

不必和过往纠缠
那些伤痕、遗憾与委屈
如同长久举在掌心的一杯清水
起初轻盈，久扛便压垮情绪
执念是自建的心狱
揪着过往不放，便是自我囚禁
一念放下，千斤皆化作轻盈
放过曾经，才得以轻步前行

人心如一座庭院
种下烦恼，便会丛生荒草
纠结他人的言语，计较无谓的纷争
和不合的人对峙，被负面情绪裹挟
都是在一点点消耗自身的福气
世事本有参差，人心各有不同
不必强求认同，不必争抢输赢

与其与人较劲，针锋相对
不如沉淀自己，向内修行
外界的风雨，旁人的冷眼
皆是尘世寻常的光景
心平，方能行远；心宽，方能安宁

这一生，风雨无可规避
磨难皆是成长的磨砺
不必困于内耗，不必执着得失
看淡是非，释怀恩怨
把有限的时光，留给温柔与欢喜

与生活和解，与自己相拥
不纠结，不纠缠，不较劲
守住本心，放缓脚步
以从容之心度烟火日常
方能不负岁月，不负
仅此一次的人生

心上春苗（外一首）

□阿音祺

清晨五点四十分，米粥香准时漫过门缝，这是肯定的，母
亲在厨房搅动着酸粥，锅铲与锅轻碰的脆响惊醒了睡意朦胧
的我。我揉着酸痛的肩颈起身，恍惚间，看见母亲踮脚够橱柜
的佝偻背影，灰白鬓角随着动作微微颤动。这个画面总让我
想起三十年前的清晨，她也是这样系着碎花围裙，站在老房子
的柴火灶前，为我准备上学带的铝制饭盒。

现在，母亲又在为我和女儿做早餐，她关掉灶上的火，又
用那双布满茧子的手擦拭着爬爬垫。八个多月的女儿在围栏
里蹬着藕节似的小腿，母亲把热好的米汤倒进奶瓶试温，动作
娴熟得仿佛这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

母亲的手掌永远带着熨斗的温度。她抱着小外孙女换
尿布时，屁屁膏抹进她手背的褶皱里，像是给年轮撒上初
雪。六十多岁的人托着八个多月大的婴儿，手臂却稳得像摇
篮的支架。

储奶袋在冰箱第三格摆成整齐的方阵，每个袋口都打着
母亲特有的蝴蝶结。每当女儿夜啼，母亲永远先亮起暖黄的
夜灯，她哼着四十年前的童谣，把襁褓裹成记忆里的茧。她布
满茧子的手掌摩挲过婴儿的后背，在暖黄夜灯下投出蝴蝶形
状的阴影，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母亲正抱着襁褓中的我，在轻轻
摇晃。

母亲总在每个周五傍晚赶回老家去种菜，周日夜里又带

着各种菜回来，像只不知疲倦的候鸟。“五一”假期，我回去的
时候，正撞见她在晨光里佝偻着背，把沾着黄泥的韭菜扎成小
捆，泥水在她鞋边缘凝成深褐色的圆点。她见我盯着鞋看，局
促地把脚往后缩。那些韭菜最终和土豆、糜米，萝卜等一起塞
满了我的后备箱。

大女儿的书包越来越沉，但每天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就开
始发出轻响。她把自己绷成满弓的弦，每次成绩单上却总有
几道狰狞的红叉。上周深夜经过她房门，看着她静静地坐在
那里，像受伤的幼兽在舔舐伤口。

在大女儿上幼儿园时，每个假期都是在母亲家，这个时
候，母亲就化身为最耐心的启蒙者。她用布满茧子的手指在
算术题上圈点，用生活智慧解读诗词意境。当孩子追问“为
什么天会黑”，母亲不会讲解地球自转，而是说“太阳公公也
要回家陪妈妈”。这种充满诗意的解答，正是人类最初的哲
学启蒙。

如今，期中考试失利的女儿，总是被母亲的一些蕴含道理
的小故事逗得开心一笑，老人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狡黠的光，少
女噗嗤笑出声，晨雾般的隔阂瞬间消散。

母亲开始用智能手机记录孙辈的成长轨迹。她的相册里
存着3682张照片：大女儿演出时的侧影、小宝扣墙皮的特写，
甚至拍下了我伏案加班的背影。某个失眠的深夜，我翻看她

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最新上传的短视频里，她抱着睡着的小
宝轻唱：“一只哈巴狗，坐在大门口……”歌声穿过四十年光
阴，与记忆里哄我入睡的摇篮曲渐渐重合。

脐带被剪断的四十多年后，母亲开始用双腿为我丈量出
新的轮回。那些她永远学不会的智能家电，那些压在她枕头
下过期的止痛贴，在时光里发酵成另一种文字，在黑暗中写就
照亮生命的长信。

小宝瞌睡焦躁时，我抱着她在阳台上踱步，看见月光下母
亲带来的野菜都是刚抽出来的新叶，大女儿房间透出的台灯
光晕染着窗台，楼下的小树正在夜风中抖落最后几片花瓣，我
知道，晨露中的新芽正在黑暗里积蓄力量。

而此刻，厨房里又传来熟悉的响动，母亲又在准备明日
的吃食。初中生回家吃到自己喜欢的饭菜，睡着的小宝攥
着姥姥的衣角，三代人的光阴在这些个寻常的时刻重叠。
这些琐碎的温暖堆积成山，让我看见母爱的年轮如何在岁
月里悄然生长，它不是单薄的线性延续，而是年复一年沉淀
出的生命厚度。当晨光再次染亮母亲的银发，我忽然懂得：
所谓传承不过是把爱熬成细水长流的米汤，在岁月的砂锅
里慢慢煨香；所谓传承，不过是老去的母亲牵着中年的我，
我们一起牵着奔向未来的孩子们，在时光长河里连成永恒
的链环。

2025年，距康巴什始建整整 20个年头。对于一
个城市来说，恰是风华正茂的开端，是一座城市走向
成熟的起点，康巴什也正以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一片荒
漠中崛起，青春的康城，在岁月流转之际，完成涅槃，
以她昂扬的姿态，迈向卓越，走向辉煌。

置身康城，最动人的感受莫过于诗与远方，康巴
什宛若一位俊朗的文艺青年——眉宇间是草原的辽

阔，骨子里沉淀着文字的深邃，市
民广场上，《鄂尔多斯赋》镌刻着
历史的韵脚；博物馆静默的橱窗
中，回荡着诗人贺西格巴图古老
的平仄。转过美术馆的拐角，穿
长裙的姑娘手捧诗卷，风来纸动，
沙沙作响，如时光在低声诵吟。
夜幕垂落，图书馆的灯下仍有人
埋首书页，忘却时间正悄然流逝。

康城的时间很慢，慢到可以听
见蓝天与云朵的私语，慢到一首诗
能在喷泉的水珠中折射整个午后，
这种从容，映照出康城人身上的潇
洒与浪漫，一切淡然，不事张扬，甚
至略带泥土的质朴，却自有一番低
调的骄傲。于是你忽然明白，康巴
什的远方不在天边，而在每个俯身
拾句的刹那，让每一颗流浪的心，
终于找到了平仄相和的故乡。

广袤草原，骏马驰骋，康城从
不缺少阳刚之美，若将江南水乡比
作温婉佳人，那么康巴什便是一位
伟岸丈夫，脚下是吹过鄂尔多斯盆
地的千年长风，脊背挺立如黄土高

原绵延起伏的山脉。如果说江南如工笔细描的团扇，
精致婉约；那么康巴什则是泼墨写意的长卷，磅礴深
沉。前者令人沉醉，后者使人清醒；一个教人低眉，一
个引你昂首。

在康城，看云看雾，听风听雨，一枝一叶，都别有
一番情调。康巴什的云是诗意的，亦浓亦淡，舒卷自
如；康巴什的雾是缥缈的，若隐若现，如梦如幻；康巴
什的风是凉爽的，清风拂面，沁人心脾；当然，康巴什
的雨，也是美的，绵绵细雨总是能给人带来丝丝遐想，
正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所描绘“水光潋滟晴方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美丽的雨景中，蕴藏了太多的
诗情画意。

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康城也一样，东西乌兰木
伦河宛如一双手臂，将康城揽在她舒展的臂弯里。

那么，如果您有兴趣，就来这里逛逛，感受一下康
城的魅力。

青春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仅仅有践行梦想的机会，还有重
新出发的可能。

曾经有多么喜欢那股满不在乎的劲儿，现在就有多欣赏，那
是蓬勃的朝气，有一些骄傲，更多的是年轻人的野蛮力量。这一
天如果入歌，谁在替沉默的事物发出声音？去掉过分的粉饰，再
去掉不当的揭示，以及随意的撕扯，一代又一代人，一茬又一茬
草木。有颠沛，但不菲薄；有挣扎，但不放弃。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是听故事的人，现在才发现，我一直都
是故事中人：还是会看着台上戏剧落泪，只是如今这泪水不是为
着别人，而是流给自己。我知道，不必记起所有散失的人，每一
次浪淘都有沙消失。也知道这样的过程中并不是全无光泽，路
如此长，有些果实成了喂养，有些成了尘土，若是硬要找寻意义，
所有的所有并不是全无用处，但，心里还是有疼惜，有不舍。

有些话语在心里藏着，就像一些人的名字，也藏着，从未曾
忘记。一次次出走，求一个心随境转；一次次归来，把收取的时
光调成一杯杯月色。

青春如此值得歌颂，为理想奔波的样子很美，就连横冲直撞
的样子很美；恣意欢笑的样子很美，就连青春的哀怨也是美的。

曾经有多么想要自己多一些沉思，现在就多么想让自己有一
些癫狂，生命里多出来的仅仅是缅怀吗？这一天就像是一条路。
两边是草木山水，可以归来，更多是出发。总是一群人趁着黎明
动身，战线似乎拉得很长，时光却很短。总是走着走着就剩了孤
身一人，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做，时光已所剩不多。

年轻的时候，谁会在意凋零呢，相送相别从来都是快乐的，
离开只是暂时，是欢聚的借口，意味着无数的下一次。只说从前
是不够的，这一天如果入画，得添加草木几种，先是雏菊，随后葵
花，然后是玉米的枝叶。让日子不仅是草尖上打开的花朵，还要
向日而生，还要不断拔节成长，往高处去。取出记忆，捻成灯芯，
当追风的少年消失于风中，谁在轻轻祈愿：青春依旧。

雏菊纯白，向日葵明黄，按下记忆的快门，做一棵收获粮食
的植株，生命的影子无限拉长，美好的事物在大地上奔跑。

青春是易逝的事物，如此新鲜而又短暂。好些个日历，风
一翻便都过去了。谁的前世不是一朵花儿呢，谁又敢说点燃
的纸不是一朵花在燃烧呢，或者狗尾草、或者牡丹、或者松柏
和榆槐。青春的我们如此好看呢，用旧的不是我们，是我们的
名字。

曾经，写了那么多惦记、不舍、想念，就是没说过青春年少。
而今两人闲坐，说起什么也没做，就老了。这命运的无力感，还
是在小城，还是在小小的饮品店，这一天我们相对，身旁的人越
来越少。又是一年过半了，雏菊又开，葵花向着阳，玉米结出穗
子——曾经，它们就是青春。

年轻的时候，谁会有这么强烈的时间感呢。风吹走的，风又
还了回来——不是给我们，是给了另外一群人。还能说什么呢，
川里的溪流已经干涸，身体里的石头越来越多，多到快要堵住嗓
子眼了。但少年的冲动依旧是美的。谎言依旧十分好听。有过
悔恨吗？肯定有过。有过痛哭吗？肯定有过。要怎样描述夜露
弥生，一朵花怎样在黄昏闭合，一只蝴蝶破茧而出，这静静地悄
悄地一切生发？

最后一次登台的人啊，不用锣鼓开场，眼泪已无法抑制。那
些清晨走过的孩子，八九点钟的太阳，路边的雏菊花，多么蓬勃
的青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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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鲜然

别和世事较劲
□李平

清明一过，风越来越暖和。
暖风一吹，地里的苜蓿芽就冒出头来，一丛丛、

一簇簇，嫩生生地铺满了田间地头。一到这个时节，
人们就按捺不住了，总想着往地里跑。揪苜蓿、挖苦
菜，这是开春最当紧的事，比看什么花开花落都来得
实在。

挑个日头正好的午后，一群人拿上袋子，三五成
群往长苜蓿的地里走。新冒出来的嫩芽，从去年的老
茬子里钻出来，看着翠绿鲜嫩。妇女儿童齐刷刷蹲下
身，专掐顶上那两三节嫩尖，不贪多，也不连根拔。一
掐一把，袋子渐渐就沉了。

日头偏西，袋子装满苜蓿。回到家，把苜蓿倒进
盆里，用清水淘洗几遍。锅里添上水，苜蓿切成段，土
豆削皮切薄片，两样拌在一起，上锅慢慢蒸。火不用
太急，让蒸汽把苜蓿的鲜气和土豆的绵劲都蒸出来，
屋里飘荡着淡淡清香。

这时候就该炝锅了。
胡麻油烧热，葱姜蒜盐酱爆香，再抓一把干扎蒙

花丢进去，滋啦一声，香味一下子就散开了。几种味
道混在一起，满屋子都是香气。

掀开锅盖，蒸好的苜蓿土豆压碎，浇上炝好的油
拌匀。苜蓿鲜绿，土豆绵软，油光发亮，看着就让人流
口水。

吃这个漂亮饭，必须配酸捞饭。盛一碗金黄的酸
米捞饭，浇上酸米汤，酸溜溜的，正好解了油香。

夹一筷子苜蓿土豆，鲜气混着扎蒙花的香，嚼着
清爽，配一口酸捞饭，纵是山珍海味也不换。

春天留不住，花会谢、香会淡。可春天又能留住，
像我们把苜蓿带回家，做成菜，端上桌，吃进肚里，春
天就融进了寻常日子，也美在了心里。

把春天带回家
□田春丽

春日的大风，夹杂着沙砾，打着旋抽打人的脸，生疼，像极了
20多年前的那个天气，我去T市上大学，第一次见到“板的”，觉
得很特别，它的车斗在车把前，上面装个遮风挡雨的棚，骑行人
暴露在外，以腿为动力，推车前行。

我们学校在城市的西北郊，只有一趟公交车，每隔一小时才
发一班，出行很不方便，而出租车是消费不起的，“板的”恰好填
补了这个需求。

每到傍晚，或逢周末，学校南门外就排满了“板的”司机，学
生们通常称呼他们“师傅”。师傅们大多是中年人，无论男女，脸
都被晒得黝黑，带着期待的眼神望向每一个过路人，职业性地吆
喝：“板的，走不走？便宜。”

当时正值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很多工人下岗，为谋生加入“板
的”师傅行列，一双腿、一辆车，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活计。

“板的”按位收费，通常一人两元，一辆车最多也就拉三四个
人。周末人多，好拉活，但平时客源少，供大于需。所以，每当傍
晚时分，师傅们为了揽生意总会主动降价，遇上成群结队出行的

学生，每人只收一元。
去往中心城区四五公里的路程，起码要蹬二三十分钟车。

大风里，一群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挤在车棚里，叽叽喳喳商量要买
什么、吃什么。车棚外，一个和他们父母年纪相仿的中年人，正
顶着狂风，用双腿蹬着车艰难前行。

每当这时，我总默不作声，内心五味杂陈。不忍回头看那张
因用力而扭曲的脸，一次次生出跳下车步行的冲动。

最好的朋友看懂了我的心思，轻声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
受，我又何尝不是？可你不坐车，他们就挣不到钱，那才是真正
的难处。”

我终究放弃了坚持，可每次乘坐“板的”，依旧饱受煎熬，总
会忍不住想，若蹬车的是我的父母，我该怎么对待？

几年前，我曾重返故地。风沙小了，街头巷尾也再难寻觅
“板的”的踪影，让人既惆怅又欢喜。惆怅的是，那段关于风沙与
汗水的记忆，仿佛也随着旧时代的落幕，无处安放；欢喜的是，这
座城市终于苦尽甘来，换了人间。

风中的“板的”
□延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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